
我跟狱霸打了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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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想替你管教孩子，只是看到这样的事情，感觉不太

好，说一说罢了。」我说着，就松开了那小孩的脚。这男人还

不知道是啥身份，我不想把事情搞大。

「你说都不应该说！」那男人背后的小青年恶狠狠的喊着，挥

拳就朝我奔了过来。我心里的无名火「蹭」的一下就窜了上

来，干你娘的，老子不跟你一般见识，你他妈还没完了！

「砰」一声闷响，那小青年刚冲过来，我一个扫踢就狠狠的砍

在了他身上。这家伙重心极差，被踢的向右倾斜了一米多，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起不来了。周围客人都吓了一大跳，那

小孩就站在我面前，一动不动，脸都吓白了。

那男人脸上也变了颜色，他恐怕没有想到自己的「打手」竟然

如此不堪一击吧。就这家伙，还没我平时踢的沙袋结实呢。

男人不再说话，而是仔细的观察着我跟小妖两个人，好像要记

下来我们的样子。我心说看你妹啊看，反正你又不知道我是

谁，你要是敢掏手机叫人，我直接当场废了你。

凶器跟拐子急忙走了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眼

睛就死死的盯着那个男的，看他掏不掏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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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挺不错。」男人看完我之后，面无表情的留了这么一句

话，带着他的孩子转身走了。被我踢跪下的那个人也踉跄而

去，我看到他们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

我说：「这饭不能吃了，咱得赶紧走。一会儿再叫人杀过来就

麻烦了。」

「怕啥，干他丫挺！」小妖撇着嘴，又摸了摸身上，「可惜没

带甩棍。」

「行了，别得瑟了，还记得上次在滨江道打那一次不，李哥的

脸都给气绿了，咱就别找事了。」凶器毕竟考虑的周全一些，

带我们赶紧离开了这里。

回去的路上，开车的凶器沉默不语，一脸沉闷。我心里疑惑，

就问他：「队长，咋了？」

「今天在粥铺的那人，我好像见过。」凶器想了一下。

「你见过？」

「对，有一次跟着李哥去吃饭，好像在席上见过这个人。如果

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公安局一个姓陈的副局长。」凶器思

索着。

「陈副局……那个咱们原来打过的姓秦的拜把子兄弟？！」小妖

最先反应了过来。

「对，应该就是他。」凶器点点头。



「操！」我的头忽然「嗡」了一下。这下可好了，新仇旧恨一

起算，捅大娄子了。

「没事，他当时没注意到我，光看你跟小妖去了。」凶器扭头

看了我一眼，说：「他应该不会认得你们两个。再说，又不是

多大的事。」

「妈的，早知道就不踢那么狠了。」我又想起来那个被我一腿

放翻的家伙。

回到基地之后，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对李哥说，当时觉得也没什

么大不了的，不就是一点小摩擦嘛。再说，就算他想秋后算

账，能不能找到我们还两说呢。

可是事实证明，我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我们低估了刑侦

人员的办事能力，有个目击者最后都能找到凶手，何况当时有

那么多目击者。

另外，我们还忽略了一句俗话：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我不该踢

那一腿的，太不给主人面子了。就像领导家养的贵宾跑到野外

撒欢去了，城管敢打吗他？

事后不到一个星期，李哥就安排我打了一场拳赛。拐子跟我一

起去的。其实那次都是被我连累的，因为我不会开车，每次有

比赛都要有人陪我出去。

那天比赛打的很顺，对方水平不咋地，也可能是刚混进这个圈

子里来的。我近身一个高扫上头他都没什么反应，直接被一脚



踢晕了，好像喝多了一样踉跄的向后退，我接着一个后手重拳

放倒了他，比赛没有任何悬念。

就在对手无力倒地之后，我还没有下台，外面忽然骚乱了起

来，十几个穿着制服的人没有任何预兆的冲进了场子里，大喊

道：「不许动，全都不许动！全都蹲在地上，双手抱头！」

我当时都懵了，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遇

到过这种事情：打黑拳的场子竟然被扫了，这也太突然了吧！

现场的人都慌了，但已经是无路可逃，门口都被堵死了，只能

一个个蹲在了地上，老老实实的双手抱头。

我从拳台上跳下来，立刻有一个人从后面打我的背，大声的喊

着：「蹲下！蹲下！抱头！」我下意识的想还手，拐子拉着我

的胳膊就往地下拽，一边低声说着：「别动手！别动手！要动

手就麻烦了！」

我明白拐子的意思：办拳赛的庄家都是有背景的人，按说绝对

不会被扫场子。发生今天这种情况，肯定是上面有人直接发话

了，人家有备而来。我只能跟其他人一样，蹲在地上，双手抱

头，打我后背的那个人非常利索的反剪了我的双手，一下就把

我的脸按到了地上。

接着又上来几个人死死的掐着我的脖子，还有一个人的膝盖顶

在我的腰上，两条腿也不知道被谁给按住了。但我感觉至少还

有四个人要从外面插进来，我忽然觉得很内疚，因为我身上已

经没有什么部位可以供他们制服了。我趴在地上，脸贴地面，

一动也动不了。这帮人在我身上推来搡去，不断涌动，并且还

不停的大喊，不许动。



妈的，我当时真想大喊一声，谁动谁是王八蛋。我艰难的转过

头，看看拐子，他跟我是一样的待遇。

我暗道，行，这下算是栽了。

我被扭送上了车，现场一片混乱，不知道拐子被摁进哪辆车里

去了。车子一停，我就直接被送进了审讯室。

「铿」，惨白色的大灯亮了，强光直刺我的脸，弄的我很不舒

服，只有微微侧过头眯上眼睛。对面坐着一个拿钢笔的男人，

用职业性的目光冷冷的盯着我。

「叫什么名字？」男人冷冷的问了第一个问题。

「狗剩子。」

「我问的是真名！」男人一拍桌子。

「说的就是真名。」我身上一没带身份证，二没带户口本，我

就是说自己叫克林顿你也得接着。

「身份证号。」男人不耐烦的问道。

「忘了。」

「身份证号你都能忘？」

「恩，我脑子不大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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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跟我耍贫嘴，一会儿有你受的。」男人冷冷的瞅着我，接

着问：「工作单位。」

要么就通知单位，要么就通知学校，要么就通知家长，反正就

这点玩意儿了。我破罐子破摔的回答：「无业游民。」

男人倒也不再纠缠这些问题，直接问道：「10 月 13 号的时

候，也就是六天前，你都干了什么？」

我勒个去，你咋不问我去年都干了什么呢。这每天都过得没滋

啦味的，谁还特意记着六天前都干了什么。别说六天前了，你

就是问我昨天干了什么我都忘了。我抬着头回答：「忘了。」

「忘了？那我提醒你一下。」男人用笔敲着桌子，「六天前，

你是不是在市区里的一家叫香麦粥铺的店里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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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麦粥铺？两秒钟之后我才反应了过来，接着一下愣在了那

里。我明白了，人家终于出手了。这次虽然扫了全场，但针对

的目标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

见我还在发愣，男人提高了嗓门，用笔指着我说：「想起来了

吧，六天前，你是不是在香麦粥铺出现过？」

「是。我在那吃早饭来着，怎么了，有问题？」事情到了这个

地步，人家把底细摸的一清二楚，想赖是赖不掉了。我只有承

认。



「你不用刻意隐瞒自己的情况，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干

什么的，我们都掌握的一清二楚，我刚才问问你，就想看你是

不是老实交代。你知道打黑拳犯了什么罪……」对面的男人还在

喋喋不休的进行着「攻心战术」，我没有给他废话，直接来了

一句：「我是李向昂的人。」

男人一下停住了嘴，在惨白色的灯光映照下，他脸上的肌肉明

显抽搐了一下。

养黑拳手，开夜总会，三教九流都有朋友，这几年我明白李向

昂的势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否则滨江道群架那一次我们就

会栽了。这种时候，我只能亮出这张底牌。

男人只是稍稍一顿，接着用笔敲着桌子，用更加严厉的口气

说：「你是谁的人都没用！」

当晚我就被拘留了。进了号子里一看，我乐了，这不是拐子

吗，怎么比我速度还快。

「就咱俩进来了，其余人都放了。」拐子无奈的笑着对我说。

「就是因为上次在香麦粥铺的那个事。唉，啥都别说了，一失

足成千古恨。」我感慨着。

「没事，能在这里呆两天就算不错了，说不定明天李哥就把咱

给弄出去了。」拐子倒是相当乐观。

「希望如此吧。」我嘴上这样说着，可是心里却一点不轻松。

这次毕竟是直接落在了对方手里，李哥要想摆平这事不会多容



易，县官不如现管啊。我叹了一口气，随手把被子扔到了床铺

上。

「你妈逼，往他妈哪扔呢！」一个家伙「腾」的从床上坐了起

来，冲着我喊道。

我一看，那被子我扔在了一张空床上，离他还远着呢。我就不

明白他在这瞎喊什么。我问：「咋了，被子砸着你了？」

「被子没砸着我，这床上的灰都吹到我脸上来了！」这人的声

音里透着一股痞气，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

「哦，那对不起了。不好意思。」我这人还是讲理的，既然错

在自己，我就赔个不是吧。

「下次长点眼，操……」这人临躺下之前又骂咧了一句。

这一下把我给惹毛了，他妈的给脸还不要脸了。我立刻骂道：

「长你妈啊长，你他妈大半夜没事找抽是吧！」

对方比我火气还大，一下从床上跳了下来，看样子就要动手。

不过他看我跟拐子是两个人，又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主，一时间

也没什么动作。我刚要再骂他两句，那边又有人说话了：「不

服水土啊。」

这声音来的极其悠扬，好像有人在唱秦腔一样，还挺有韵味

的。我转过头，看到周围本来都在铺上睡着的人全起来了，后

面一个挺胖的家伙，瞪着一双恶狠狠的三角眼看着我。刚才那

一嗓子就是他喊的。



「本来过两天我就要去西青监狱了，犯不着再搭理你们。可是

看见你们这些不懂规矩的新手我就不得劲。懂不懂长幼有序？

你们两个，因为啥进来的？」那胖家伙问道，口气大的很。他

应该就是这里的「头铺」，也就是整个号子里的老大。

「因为点小事进来的。对不住，对不住，我们这就睡觉。」拐

子毕竟是本科毕业，眼力劲还是有的，他急忙拉着我就要上

铺。我也不想在这里把事情搞大，省的节外生枝。

「等会儿再睡。」头铺却一摆手，叫住了我俩，「既然跟弟兄

们闹别扭了，先服完水土再上床，别急。」

服水土，这我知道，说白了就是牢头狱霸折磨新犯人的一种手

段，让其在这里服服帖帖的听话。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个表哥

进去过，出来说服水土的滋味真不是人受的。牢头花样百出，

想着法子折磨人，比如有「拍电报」，就是让新人背靠墙，用

脚尖点地，双臂伸直，贴墙不能动。时间一长，全身发抖，手

指就会不由自主的「得、得、得」叩击墙壁。

这算是比较不错的待遇。更狠的还有「划船」，让新人脱了裤

子坐在地上，露出屁股做出划船的姿势。脚一勾，屁股往前一

挪。再一勾，再一挪。从东头到西头，从西头到东头，把屁股

磨的掉皮，血淋淋的。

另外还有「看电视」和「开飞机」这种娱乐性很强的节目。

「看电视」就是让新人把头伸进马桶里，让他讲看的是什么电

视节目。讲完后，头铺一蹬马桶，屎尿顿时溅人一脸。而「开

飞机」是最具创意性的一个，让人坐在板凳上，头顶着一个尿

盆，双臂展开，左右手腕上各挂一个小桶，看上去像个飞机一



样。什么时候新人坚持不住了，身体一晃，头上的尿盆扣下

来，倒的一身都是。

我却不知道，这次头铺想给我们服的是什么水土？

胖头铺的话刚落下，就有一个人拧开自来水管，「哗哗」的接

了一大水桶的凉水，拎到我们面前说：「啥时候喝光啥时候睡

觉。」

操！我光看着那一大桶水，胃里一下就饱了。这么一大桶水，

要我跟拐子喝完，不得撑成死鱼啊！

我还在这寻思着呢，就听见了拐子沉重的喘气声。我心道不

好，拐子要发飙了。我这个念头还没落下，拐子就抓住那个小

子一个顶膝，直接干他肚子上了，然后把他的头狠狠按进了桶

里，咬着牙骂着：「你他妈喝吧！」

在这里我要说一下，不要被拐子本科毕业的身份和长相俊朗的

外表所蒙蔽。诚然，这家伙是我们几个里比较冷静的一个，但

打黑拳的，没有几个甘心受气的主。越是平时冷静的人，到了

真格的时候出手越狠，都让你想象不到。我们曾戏称拐子是典

型的「妓女」风格，不是不出手，而是没到火候。

五块钱？你当我是什么人？

五十块？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五百块？今晚我是你的人！

五千块？今晚别把我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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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万块？别管今晚来多少人！

五十万？别管今晚来的是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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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子一出手绝对狠辣，给我们拎水桶的小子一头扎到水桶里就

起不来了，往上咕嘟咕嘟直冒泡。头铺一下从床上跳了下来，

大声喊着：「反了你了！」

当时的情景，我只能用捅了马蜂窝来形容。二三十号人一起冲

了过来，跟他妈打仗似的。还有五六个没上，躲在一边看戏，

估计是中立那边的。幸亏这号子里面够大，还能施展开拳脚，

要不然被人挤在那里，这么多人扑上来，光压也都压死了。我

跟拐子也明白，这第一拳出去，就再也没有退路了，咬着牙打

吧！

能被关进来的，基本上没什么好人，最起码也在街上跟人打过

架斗过殴，全是惟恐天下不乱的主。虽说攻击力差点，防御弱

点，速度慢点，但扛不住人多啊！千里之堤还能毁于蚁穴呢，

何况这么两个大活人。我一上手就眼红了，杀心顿起，脸上身

上挨了多少拳根本记不住，反正谁的脸在我面前出现我就打

谁。

这场架打的真是过瘾，又解气又解乏。一小子低着腰摸进来，

朝着我眼上就抓，我头一偏，一下抓我脸上了，顿时火辣辣的

生疼。我左手一伸抓住他的头发，右拳直接一个上勾干他下巴

上了。这小子白眼一翻直挺挺的就躺了下去，估计下巴都快干

碎了。还有几个人直接扑过来抱着我的腿，还有人去拽我的胳



膊，我一个近身肘砸的他捂着脸往后退，然后用拳头使劲的打

那几个抱着我腿和我腰的人，专朝后脑打。

在我打人的时候，身上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拳，不知道哪个王八

蛋一脚踹我腰眼上差点让我趴在地下。虽然重心不稳，但丝毫

感觉不到疼，反而让我愈加兴奋。他们的攻击跟拳手的攻击还

不一样，拳手的攻击刚冷生脆，一拳打过来力量能透进去，不

仅让你感觉发麻，而且还钻心疼痛。这帮家伙看似虽猛，但就

是一顿杂乱无章的攻击，不过，乱拳打死老师傅啊！

对方下了狠手，我俩也是不要命，双方像有世仇一般厮打在一

起。那桶自来水早被打翻了，流的满地都是。有个家伙竟然突

发奇想的拿着那个空水桶来罩我的头，还没近身就被我一脚踹

翻了，简直他妈的脑残。

正热火朝天的打着，那边忽然发出「啊」的一声惨叫，大家都

是一愣，动作慢了一拍，我扭头看过去，拐子不知道从谁手里

夺过一个牙刷，头是被削尖了的那种，上面全是血。一个家伙

捂着自己的膀子，鲜血从手指缝里汩汩往外冒，他惊恐的看着

面前的拐子，那眼神好像见了鬼似的。打红了眼的拐子跳过去

就要继续扎，对方转身就跑，周围的人也都吓住了，竟然纷纷

避开他们两个。

那小子转身没跑两步，从床上揪起来一床被子抱在身上，拐子

冲过去，牙刷的尖头「嗤」一声就捅进了被子里，那小子的脸

都吓白了。就在那时，有人拿着一个瓷缸摸到拐子后面，照他

的后脑勺就要砸，我立刻冲过去，抡起右腿就朝着那个家伙的

脑袋扫了过去。这家伙反应也是极快，竟然一把丢了瓷缸，缩



着脑袋蹲在了地上。我这一腿正踢在上下铺中间的空心铁管

上，「噶」的一声，铁管被我一脚踢弯了。

这一下全号子里的人再也没有动手的，都站在那愣愣的看着。

拐子面前的家伙抱的被子没有被扎透，但他已经吓的坐在了地

上，脸色煞白，对着拐子不停的摆手。

我转过头，看着那个在原地杵着，一直没有动手的胖头铺。说

实话，那时候我是下了杀心的，打红眼了，谁管那么多，理智

一般都是在事后才出现的。头铺看到我盯着他，多肉的脸上狠

狠的抽搐了一下。

「唰，」就在这个时候，号眼被拨开了，门外传过来一个声

音：「干嘛呢，里面炸锅了？」

他们出现的总是很及时。

「啊，没事没事。」头铺立刻换了一副表情，乐呵呵的笑着，

「弟兄们几个闹着玩呢，没事没事。」

外面的眼睛透过号眼朝里面扫了一圈，几个家伙赶紧从地上爬

起来，装着在打扫自己的床铺，拐子也迅速把带血的牙刷藏进

了袖子里。在他面前坐在地上的那个小子因为抱着一床被，肩

膀上的血我估计也看不到。那人的目光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

头铺的身上：「牛老二，你都要快走的人了，注意不要给我闹

事啊。」

原来这头铺的名字叫牛老二。



牛老二立刻笑着说：「没事没事，真的没事。我天天都配合你

的管理，哪有什么事啊。」

「没事还不快点睡觉？！」

「就睡，就睡。」其他人立刻拉开被子上床，做欲睡状。

门外的人又盯了一会儿，才「唰」的一下关上了号眼。室内的

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

「两位兄弟，身手真不错，我牛老二服了。能不能问一句，是

在哪混的？」牛老二看号眼关上了，才低声问道。

「鸽子知道吧。」经过刚才的事情，我们都已经互相心领神会

的解除了威胁。拐子把手里的牙刷掰断，扔在地上说：「我们

是跟他混的。」

「哦，原来是李哥的人啊！哎呀，哎呀。」牛老二立刻换了一

副面孔，无比热情起来，一下从铺上跳下来说：「打错了，打

错了，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咋地，你也是李哥的人？」我疑惑地问。

「不，不，我还在外面混的时候，就听过李哥的大名。外面混

的，谁不认识李哥啊，不管是谁都要给李哥几分面子。」牛老

二说完，又对其他人喊道：「你们还愣着干毛，还不快点给新

人铺床？顺子，你看看你干的好事，把地上的水都给我弄干

喽！」



其他人立刻忙活了起来，紧张有序。那个被我一拳打的翻白眼

的小子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一边揉着自己的下巴一边给我铺

床。牛老二又想起来了什么，从床铺底下翻出来两根烟卷要给

我俩点上，我跟拐子都摆摆手表示不会。

「不会抽烟？」牛老二很是惊奇。

「没这习惯。」我答道。

牛老二讪讪的收了烟，接着又问：「因为啥进来的，呆多长时

间啊？」

「打架斗殴。」还没等我说，拐子就抢着答道：「呆不几天，

李哥一早就要把我们弄出去。」

「那是那是。」牛老二陪着笑脸说：「等以后兄弟们都出去

了，还请你们跟李哥多照顾照顾啊。」

「好说，好说。」我跟拐子点着头。我转头看了看，那个被拐

子扎了的倒霉蛋正一脸苦相的包扎自己的膀子，幸好伤口没那

么深。活该，谁叫他欺负老实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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